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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沙市便河开凿与市镇形成

李义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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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
 

434023)

  摘 要:直到上世纪60年代,沙市还有一条俗称便河的人工运河可以通航,南接长江,北通汉

水,东达汉口。便河的开凿始于魏晋时期,杜预开凿杨水运河时,在离江陵城东不远处,利用三湖、
荒谷水,使运河与长江水相通。这条以荒谷水为主体的南北向河流,便是沙市便河的最早起源。五

代时,南平国高氏父子在修建江陵砖城,开凿护城河的同时,也开凿了从城东门至沙市的运河。此

河东南流向沙市城,在金龙寺和塔儿桥附近与南北向的古运河相汇合,在沙市津巷口附近入江。随

着运河的开凿和长江河道南移,作为荆州外港的沙市港,在唐宋时期沿江堤逐渐形成比较繁华的市

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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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古代沙市有一条直通荆州护城河和草市河的运

河,俗称便河(或龙门河、沙市河)。这条运河南接长

江,北通汉水,东达汉口,在历史上是一条重要的漕

运航道,是漕河的一条分支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
因沙市城市建设的需要逐渐被填埋、阻断。这条历

史上重要的航道,始凿于何时,经历了怎样的变迁,
学界鲜有讨论。

 

古籍关于漕河的记载较多且详细,目前所见最

早记载“龙门河”的文献是明末清初孔自来所著《江
陵志余》,它将漕河和龙门河分开记载。“龙门河”条
云:“自草市达于沙市,俗曰便河。堤杨垄麦,远近异

观。当其盛时,萧鼓之声,昼夜靡歇。”[1](P131)之后乾

隆朝《荆州府志》“漕河”条记载提及龙门河:“在城

北。自安陆府荆门州流入,至城东北,名草市河。至

东南沙市,名沙市河,亦名龙门河,俗名便河。……
后诸口多淤塞,今漕河上流仅自纪山通草市,名太晖

港。与大漕河不相通矣。”[2](P75~76)此段涉及到便河

的记载依然是从草市到沙市河段,只是对其上流漕

河的变化予以说明,即“今漕河上流仅自纪山通草

市,名太晖港。与大漕河不相通矣”,对下游便河的

记载不甚了了。光绪朝沙市人王百川著《沙市志略》
“龙门河”条记载:“水自草市引长湖关沮口之源,以
济舟楫,赴襄汉之便,兼以蓄泄城河。惟近来疏浚不

力,以致水涨则泛溢,稍旱则底见龟坼。”[3](P41)

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,沙市便河属于漕河的一

段,指的是从草市河到沙市河段。该河始凿于何时?
黄盛璋《江汉运河考》[4](P87)一文,在汇集有关材料和

各家说法的基础上,对“大漕河”和“漕河”进行了考

证,认为“漕河上游太晖港水可以肯定就是高氏父子

所开”(注:文中“高氏父子”即五代高季兴、高从诲父

子),“至于此河下游自城东至沙市一段,记载不如西

段明确,……我们推测当为高氏父子所开”,此说法

可信。文章结尾又进一步指出:“清两《一统志》以为

宋元嘉所通即城东下漕河,其意仍指沙市河而言,这
个理解不是很正确,因为沙市最早出现于唐代记载

中,倘六朝已有,《水经注》不应遗漏,刘宋时或尚无

聚落,至 少 并 非 要 镇,无 缘 要 开 一 条 运 河 至

此。”
 

[4](P87)此说不甚明了。因为从草市河往东有二

处河口与便河相通,一处从草市河(太晖港)流出,经
城东漕河向东南流向沙市,称荆沙河;一处在雷家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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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近,分漕河水南流,称便河。此二条支流在沙市西

白云桥附近相汇成一条河流,绕沙市城由北向南流

入城中心。整个河段统称便河。作者没有明确说明

高氏父子所开运河是荆沙河,更没交代分漕河水入

沙市城之便河是何时所开。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

上,对南北向便河开凿时间、南平国开凿荆沙河的动

机以及便河开凿与沙市城镇形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

作一探讨,以就教于方家。

  一、开凿便河之缘起

前引黄盛璋先生《江汉运河考》一文,确认从草

市到沙市的运河开凿于五代高氏父子统治荆州时

期,也给出了诸多理由,但有些观点仍值得商榷。
首先,唐以前沙市是否属于要镇,沙市与草市之

间是否有必要开凿人工运河?
草市是江陵城外的集市,它的兴起与江陵城的

修筑及政治军事地位的提高和人口增加密切相关。
江陵城始建于汉临江王荣,关羽增筑之。但此时的

江陵城是土城,直到梁元帝时才“栅江陵城,楼雉相

望,周回七十余里”[1](P161)。梁以前的城市安全,一
是靠江堤,二是靠设关把守。城西有沮漳河,城南有

江水,这是天然屏障,但江水泛滥会给城市带来灾

难,因此,修筑江堤便十分必要。东晋荆州刺史桓温

令部下陈遵修筑了金堤。金堤自江陵城西南,向东

延伸经城南而到达城东南约3里处[5](P70~71),既能

防水,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御敌。城北有灵溪、龙陂河

流经,且有堤防。城东的地形比较复杂,它曾经是古

云梦泽的西端,也是荆江陆上三角洲的顶端。在科

氏力和地质构造运动向南掀斜的长期作用下,荆江

主泓不断南移,与此同时云梦泽也不断向东南方向

收缩,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河湖交错分布的地形。因

此在东门外设关保障江陵城的安全就很有必要。
草市还是江陵城的东关。《江陵志余》载:“草

市,古东关也。有桥曰东市,漕水回环,亦商贾凑集

之地。”[1](P172)乾隆《荆州府志》记:“草市在城东四

里。东连漕河,南通沙市,舟楫往来,居民辐轴。有

岳山坝。……有东关。今东关垱尚沿其名。”[2](P636)

可见,起初草市是江陵城东门外的一道关门。虽然

不能确知草市在何时成为江陵城的东关,但从江陵

城的修筑时间可略知一二。江陵城由楚渚宫发展而

来,“汉临江王荣始建城,关壮缪增筑之”[1](P172)。虽

然关羽增筑的也是土城,但有城就应该有了城关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,江陵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历任统

治者都非常注重对江陵城的守卫。草市有沙桥(历

代方志都有记载),历史上曾经是古战场。《通鉴》
曰:“晋义熙元年,桓振自郧城袭江陵,建威将军刘怀

肃自云杜引兵驰赴,与振战于沙桥。”[6](P1555)南朝宋

元嘉三年,“雍州刺史刘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济与台军

主沈敞之袭江陵,至沙桥,周超大破之”[7](P301)。“升
明二年,沈攸之举兵东下,张敬儿为雍州刺史,乘虚

袭 江 陵,至 沙 桥,城 中 自 相 惊 溃。敬 儿 遂 入 江

陵。”[8](P2774)可见,草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成为

江陵城的东关,它直接关系到江陵城东边的安危。
沙市“在(江陵)县东南十五里,一名沙津,一名

沙头。《宋史·司马梦求》:沙市距城十五里,南阻蜀

江,北倚江陵,地势险固”[9](P106)。在东汉时期,政府

在此始设津乡行政单位管理。《后汉书》记载:“江陵

有津乡。”《左传》庄公十九年记楚国军队“大败于

津”。杜预注曰:“楚地,或曰江陵县有津乡。”《光武

纪》:“建武五年,岑彭伐公孙述,自引兵还屯津乡,当
荆州要会。”[10](P217)津乡,李贤注曰:“县名,所谓江津

也。”又引《东观纪》曰:“津乡当荆、扬之咽喉。”《荆州

记》:“江陵县东三里有津乡。”[11](P223)历史上津乡有

二处:一在枝江县西,即王百川引郡杂记云“上津

乡”;一在江陵县,“盖即今之沙头”。[3](P2)

魏晋南北朝时期,沙市域内有奉城、江津、江津

戍、江津口和豫章口等著名军事要地。《水经注》“江
水”篇云:

(燕尾)洲上有奉城,故江津长所治。……
亦曰江津戍也。戍南对马头岸……北对大岸,
谓之江津口……江大自此始也。《家语》曰:江

水至江津,非方舟避风,不可涉也。故郭景纯

云;“济江津以起涨”。言其深广也。江水又东

迳郢城南,子囊遗言所筑城也。《地理志》曰:楚
别邑,故郢矣。……江水又东得豫章口,夏水所

通也。[12](P2864)

奉城和江津在江心的燕尾洲上,南对马头岸,北
对大岸,洲与北面的大岸之间有一道沱水,其出口在

东面与江水主泓道会合处,称为江津口。再往东有

豫章口,为夏水分江口。盛弘之《荆州记》曰:“江津

东十余里有中夏洲,洲之首,江之汜也。故屈原云:
‘经夏首而西浮。’”从江津口至豫章口之间的陆洲为

中夏洲。张修桂认为,中夏洲即为古之沙市地,今沙

市是在古代中夏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[13](P54)这
一带曾经是重要渡口和军事要塞,历史上多次战役

发生于此。《晋书》云:“王镇恶以百舸袭刘毅至豫章

口,去江陵二十里,舍船步上,穴城而入。”晋义熙元

年(405),“刘毅击破桓振党冯该于豫章口。八年,刘

·06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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裕遣王镇恶袭刘毅于江陵,至豫章口,去城二十里,
舍舟步上,是也”[8](P2770)。

 

因为从江津口至豫章口之

间江面开阔,“非方舟避风,不可涉也”,而东至豫章

口处江水分流成夏水,豫章口便成为一个重要港口。
此时沙市虽然没有筑城,但因战略地位重要,故成为

兵家必争之地。
到了唐代,燕尾洲逐渐靠岸,过去洲上之奉城和

中夏洲连成一片,北岸江津口向东偏南方向移动,成
为荆江重要渡口,称之为津巷口,沙市便在此形成。
明代雷思霈《荆州方舆书》记载:“江水径御路口,东
播于沙市津巷口,即古江津口。”孔自来也持此观点:
“江 水 自 此 益 大,一 曰 大 岸,今 沙 头 津 巷 口

是。”[1](P111)其《江津怀古》诗云:“江津之水何弥弥,
惊涛远接中流砥。吴舸蜀艇候好风,椎牛酾酒沙头

市。江渎庙前花乱红,行人指点章台宫。”[1](P111)诗
中“中流砥”“江渎庙”“章台宫”均离江津口不远,其
中“江渎庙”离江津口最近。此时古豫章口和中夏口

河态发生了重大变化,逐渐被淤塞,夏水也不再是沙

市河段的分流水道,它已成为独立水道。
总之,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沙市虽然没有形成市

镇(在唐代才初步形成),但已成为重要的渡口和军

事要地,所以就有必要开辟连接长江边军事重镇豫

章口或江津口至草市的漕运。
其次,《水经注》真没有记载沙市与江陵城之间

的水上通道吗?
答案是否定的。《水经注》“沔水”篇曰:

陂水又迳郢城南,东北流谓之杨水。又东

北,路白湖水注之。湖在大港北,港南曰中湖,
南堤 下 曰 昏 官 湖,三 湖 合 为 一 水,东 通 荒 谷,
……春夏水盛,则南通大江,否则南迄江堤,北

迳方城西。……又北与三湖会……宋元嘉中,
通路白湖,下注杨水,以广运漕。杨水又东历天

井北,……。西岸有天井台,因基旧堤,临际水

湄,游憩之佳处也。[12](P2406)

杨水经过郢城南,之后向东北流经荒谷水,由荒

谷水连接大江,只是没有说明荒谷水的位置及其流

向。因此,后人有各种说法。文中“南迄江堤”即东

晋陈遵修筑之“金堤”,为了发挥金堤护城的作用,向
东延伸至此。荒谷水是一条季节性河流,水位低时

被江堤所阻而“南迄江堤”,水位高时即可顺堤向下

至无堤处入江而“南通大江”。[14](P128)还有人认为连接

荒谷水和大江的应该是“一条人工水道,中间还有堤

岸相隔,颇疑杜预开凿运河时,就已在这里引江水入

于扬水。引入江水,固然需要开辟一条新的水道,却

也是为了补充扬水的水源”[15](P125)。鲁西奇等人认

为:“荒谷水与江水相连之口,当即西晋时杜预所开杨

口运河的南口,亦有‘杨口’之称。”[16](P106)荒谷水与江

水相通无疑,问题是荒谷水流经及入江之处何在。
先弄清楚引文中几个地名。一是三湖。文中有

2处提到三湖,前面的三湖是指路白湖、中湖和昏官

湖,离城3里余,此三湖在东面合为一水,即荒谷水。
《后汉书·郡国志·南郡》条下有注文:《荆州记》:
“(江 陵)县 东 三 里 余 有 三 湖,湖 东 有 水,名 苌

谷。”[11](P223)“苌谷”为荒谷之误。[12](P2406)“又北与三

湖会”中的“三湖”是指位于江陵县东北八十里的三

湖(没有列举三湖名称)。二是方城。《水经注》云:
杨水“又东历天井北,井在方城北里余,广圆二里,其
深不测,……。西岸有天井台,因基旧堤,临际水湄,
游憩之佳处也”

 

。郦道元注
 

“方城”是“南蛮府也”,
并引盛弘之语:“南蛮府东有三湖,源同一水,盖徙治

西府也”。南蛮府即江陵府,此处当指江陵城。根据

江陵城东的三湖和方城的位置,大致可以判断荒谷

水离江陵城东3里左右。荒谷水是一条季节性河

流,水小则有江堤阻拦,水盛则“南通大江”。结合雷

思霈“草市之漕水间,亦溯流达于白云桥”的记载,可
知漕河在三湖处确有一条到达沙市的河流,正好属

于便河的一条分支。
荒谷水在何处通江? 根据古江陵县地势东南倾

的特点,荒谷水应该向东南流入江,但如果加上人为

因素,即可南流入江,所以史念海先生认为连接荒谷

水和江水的可能是杜预所开的人工运河。鲁西奇等

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荒谷水入江水之口是“杜
预所开杨口运河的南口”,“江水盛涨时溢入荒谷水,
复入三湖”。此说是否可信? 据光绪《荆州府志》记
载,江陵城东5里有菩提寺,“唐建,依古大堤。堤为

节度使段文昌所修,又曰段堤寺”[9](P750)。民国《湖
北通志》沿用此说法:“菩提寺,在县东五里,唐建,依
古大堤。堤为节度使段文昌所修,又曰段堤寺。荆

寺虽广,而此刹较称净僻。”虽然堤和寺是唐代所建,
但远古时代东门外分布着东西向的5条自然堤,其
中“从 码 银 街 沿 唐 代 江 堤 的 自 然 堤 与 江 堤 相

接”[17](P123),唐堤就是在自然堤基础上修筑的。根据

菩提寺的地理位置可以推测,在荒谷水南边有江堤。
此前江陵城南江中之洲逐渐靠岸,江水逐渐南移,为
修筑江堤创造条件。唐末至南宋以后“段”讹为

“断”,段堤寺或为宋人所谓“断堤寺”。此堤和金堤

一 样,也 是 为 了 防 止 江 水 对 江 陵 城 的 侵 蚀 而

建。[18](P161)虽然段堤的走向无从考证,但唐代江陵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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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 参见杨守敬等《水经注图(外二种)》,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409页。

② 见欧阳修《新五代史卷六十九·南平世家第九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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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的地形能够提供大致的思路。在城南3里有南

湖,“唐郑审谪在江陵,构亭湖上。杜甫寄诗云:‘东
郡时题壁,南湖日扣舷。’又云:‘今日南湖采薇蕨,何
人为觅郑瓜州。’或作‘南淮’,元微之贬江陵士曹掾,
有《南淮泛舟攀月》诗”[1](P129)。南湖即古江水之分

岔处,即《水经注》所记之“江津口”,因为“江大自此

始”,所以会发生江水溢入荒谷水进而回流至三湖的

现象。因此,杜预所开杨口运河经荒谷水在“古江津

口”处入江。
《水经注》所记“荒谷水”即为便河之前身,早在

水经注时代即有了。黄盛璋先生所证从荆州城东至

沙市之便河(荆沙河段)是高氏父子所筑之说可信,
见图1。

图1 荒谷水流向示意图①

  二、高氏政权凿便河之原因

前述早在水经注时代就有荒谷水连接漕河和沙

市,为什么高氏父子要另开一条荆沙河呢?
首先是荆江主泓南移,距离荆州城十余里,沙市

作为荆州外港离城更远,原有航道不能到达。
 

古代沙市域内人类活动范围是从北向南逐步移

动的。魏晋南朝时期,随着云梦泽萎缩和江水南移,
今沙市长港路从福利院经蛇入山到日光灯厂一线已

经得到开发,人口比较密集。因此,西晋杜预攻克江

陵后,在江津置江津戍,筑奉城,设江津长,领百家,
主度江南诸州贡奉,并“徙将土屯戍之家以实江北”,

开凿沟通长江与汉水的漕河。东晋“王处仲为荆州

刺史,凿漕河通江汉北埭”,即疏浚漕河。由于战争

需要,修筑司马休之垒、鲁宗之垒,为城市和堤防建

设打下基础。此时江陵城才开始营建,江水从城南

流过,沙市称津乡或江津,位于江中沙洲之上。郦道

元所记江津、江津口和豫章口均位于沙洲之上。荒

谷水所通之江为江水之北沱。
据地质学家研究,到唐宋时代,“荆江三角洲的

地面高程,已增至一定值,从而使荆江左岸分流发生

质的变化。原先荆江左岸的一些常年性分流,已告

消 失,代 之 而 起 的 是 季 节 性 的 自 然 分 洪 穴

口”[19](P105)。原荒谷水所通之江水北沱河床萎缩,江
中沙洲逐渐靠岸,只是其西北、东南开始出现众多的

湖泊,比如江陵城东的南湖、北湖,以及东西向的内

河张家港、长夏港和椒茨渊等。同时南江河道也明

显南移,已远离江陵城南十余里之遥。因为江面变

窄,河床自然淤升,江陵地区洪水频率提高,加速了

堤防的发展,城东南面的江埠渡口沙头依堤发展,成
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市镇,于是就出现了唐代诗人描

写的沙市以堤为市的场景:“酒旗相望大堤头,堤下

连樯堤上楼”,“春堤缭绕水徘徊,酒舍旗亭次第开”,
“瘴云梅雨不成泥,十里津头压大堤。蜀女下沙迎水

客,巴童傍驿卖山鸡”。此时的江堤西接金堤,经赶

马台,过龙堂寺,向东延伸。[17](P278)原来位于江州之

上的江津口和豫章口均已靠岸,江水主泓南移。
因此,地理环境的变迁,原有运河不能抵达沙头

市镇区,这是南平国统治者续挖便河的客观原因。
其次,江陵城对南平国的政治军事意义,迅速增

加的城区人口,以及沙市作为江陵城外港和贸易市

镇的战略地位迅速提高,是南平国开凿运河的内部

动因。
唐朝末年,寇乱相继,“荆南节度十州,当唐之

末,为诸道所侵,季兴始至,江陵一城而已,兵火之

后,井邑凋零”②。后梁开平元年,高季兴到任荆南

节度使之后,“招缉绥抚,人士归之,乃以倪可福、鲍
唐为将帅,梁震、司空熏、王保义等为宾客。太祖崩,
季兴见梁日以衰弱,乃谋阻兵自固,治城隍,设楼

橹”②,开始修筑江陵内城外垒,积蓄实力,俟机扩

张。乾化二年,“季昌(即季兴)潜有据荆南之志,乃
治城堑,设楼橹,奏筑江陵外城,……,复建楚雄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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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① 见刘昫《旧唐书卷三十九·志第十九·地理志二》,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② 见欧阳修《新唐书卷四十·志第三十·地理四》,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
③ 《宋史·志第五十·河渠七》:庆元三年,臣僚言:“江陵府去城十余里,有沙市镇,据水陆之冲,熙宁中,郑獬作守,始筑

长堤捍水。缘地本沙渚,当蜀江下流,每遇涨潦奔冲,沙水相荡,摧圮动辄数十丈,见存民屋,岌岌危惧。乞下江陵府同驻扎副

都统制司发卒修筑,庶几远民安堵,免被垫溺。”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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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江楼为捍敌。执畚锸者十数万人,将校宾友皆负

土相 助。郭 外 五 十 里 冢 墓 多 发 掘,取 砖 以 甃

城”[20](P184)。“(后梁)龙德元年,季兴遣都指挥使倪

可福督修外郭。自巡城,责功程之慢,杖之。后唐天

成二年,又筑内城以自固。”[9](P240)除了修外城,还在

城内修亭台楼榭,“季兴先时建渚宫于府庭西北隅,
延袤十余里,亭榭鳞次,艛舰翼张,栽种异果名花修

竹。从诲绍立,尤加完葺”[21](P4110)。同光三年,后唐

封高季兴为南平王,从此他的政权就以南平(荆南)
为正式称号。

高氏政权地狭兵弱,在诸多割据政权中处于劣

势。为求生存,高季兴和他的后人推行“赖子”外交

政策。“自吴称帝,而南汉、闽、楚皆奉梁正朔,岁时

贡奉,皆假道荆南。季兴、从诲常邀留其使者,掠取

其物,而诸道以书责诮,或发兵加讨,即复还之而无

愧。其后南汉与闽、蜀皆称帝,从诲所向称臣,盖利

其赐予。”[22](P567)“高赖子”虽是贬义,但也有人赞之

为务实,“蕞尔荆南,处四战之地,惟修好邻邦,不失

事大之礼,庶免于难。故苟可以保境安民,虽悉索敝

赋,屈事强邻畏天者犹或为之,况诸国妄自尊大,迭
相雄长,各帝一方。竞以实利博虚名,其能贵于高无

赖者,曾几何哉”[23](P93)。“赖子”政策的施行必然仰

赖于水上交通,要维护高氏政权的稳定和江陵城的

安全,就必须加强与沙市的联系,因此开凿运河实属

必要。唐中期以后,沙市除了沿堤市集兴起外,地域

内人口增加,农业生产迅速提高,经济实力也大大增

强。“自至德后,中原多故,襄、邓百姓,两京衣冠,尽
投江、湘,故荆南井邑,十倍其初。”①随着北民南迁,
江陵经济得到开发。“贞元八年,节度使嗣曹王皋塞

古堤,广良田五千顷,亩收一钟。又规江南废洲为庐

舍,架江为二桥。”②沙市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,使其

成为高氏政权的重要赋税来源地。

  三、便河开凿与沙市市镇的形成

便河是漕河的支流,便河的开凿使沙市和荆州

城的交通更为便利,沙市与汉江的联系得以建立。
在便河开凿之后,沙市依托堤防修建城垣和城濠,形
成以城区为中心、以水路交通为网络的典型市镇。

东晋陈遵所造金堤从江陵城南向东延伸3里,
荒谷水曾从其东段向南流入长江。唐代沙市地域有

段堤,堤为节度使段文昌所修,堤旁有寺,名段堤寺。
对该堤位置和走向,根据考古资料和本地学者研究,
大致在赶马台至龙堂寺一带。因为这时长江南移,
这里濒临长江,因此有修堤的必要。[24]五代高氏政

权、北宋郑獬③、南宋张孝祥都曾增筑沙市堤防,防
御江患。虽然学界对沙市堤防始筑时间和名称看法

不一,但一般认为宋代沙市堤防很完整,从赶马台、
青石板、江渎观到红门楼,形成一条完整的堤防线。
随着长江堤防的修筑,堤内的水域逐渐缩小,陆地面

积扩大,人口逐渐密集,过去的津乡逐渐发展为镇。
到了宋代,已形成了以便河为护城河的沙市城区。
陆游《入蜀记》载,江渎庙在“沙市之东三四里”,新河

口(沮 水 入 江 口)“距 沙 市 三 四 里,盖 蜀 人 修 船

处”[24](P105),从中可以大致判断沙市城的范围,便河

成为沙市城北、东、东南的护城河,江堤为南城墙。
便河既能保证沙市镇区的安全,又是南北航运的重

要通道。宋代时沙市的商业贸易额甚至超过了江陵

城,熙宁十年(1077),沙市务的年商税额为“九千八

百一贯六十五文,居江陵府属22个榷场(务)之首”,
这标志着江陵府的经济中心在空间上发生了转移,
由江陵城转向了沙市。乾道(1165~1173)以后,沙
市“四方之商贾辐凑,舟车骈集”,“居民栉比”,人口

超过万余。陆游所见“沙头巷陌三千家”,与《宋史·
五行志》有关“淳熙六年(1179)江陵沙市火,燔民居

数千家,延及江船,焚溺无算”的记载相符合,说明此

时的沙市已是万人以上的城市。[25](P175)

沙市的稳定繁荣在元兵到来时遭到破坏,“蒙古

屠沙市,江陵遂陷”[8](P2768)。元兵攻占江陵后,设中

兴路,辖“录事司一,县七”,录事司和江陵县治所均

在沙市。至元癸巳,建中兴县学,大德中在便河西望

江亭之西建城隍庙,泰定初年在江渎观东北豫章台

上建章台寺,使沙市镇成为一个县级政治、经济、文
化中心,并建有四个城门:塔儿(东)、大寨(南)(元代

增筑)、新开(西)、美化(北)。明清时期,沙市城区和

街巷有了进一步扩展,便河连接着城内外渊塘湖泊,
既是主要的对外交通要道,也是推动沙市商业贸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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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旅游服务业发展的通道。明末清初吴江人计东的

《明季北略》称:“天下重镇,其一如荆州之沙市,自
唐、宋已极盛。”[3](P4)为加强对沙市交通和赋税的管

理,明政府在沙市设荆南行馆、荆南水驿、税课司、荆
南递运所、工部抽分厂[26](P164)等机构。

便河除了具有交通运输功能外,还是一条旅游

线路。明清时期便河沿岸有龙门桥、望江亭和城隍

庙、塔儿桥等著名景点,有大量文人墨客吟咏便河的

诗文流传后世,其中也不乏反映便河沿岸商客云集、
休闲娱乐的作品。袁中道《游便河》诗:“十里浓荫

路,残莺佐酒卮。过桥添柳色,近岸损花枝。颇恨舟

行急,偏 嫌 月 上 迟。天 皇 兰 若 在,批 草 觅 遗

碑。”[3](P42)《游居杮录》有对该诗的进一步说明:“游
便河,自天皇寺窑头发舟,过沙桥门,两岸垂柳覆渠。
可十余里,至塔桥舍舟登遨游冢,至刘园,……。晚,
复登舟还。”[27](P1331)望江亭位于便河西边,是沙市的

标志性建筑物,站在此处既可以远眺长江,也可以近

观便河,反映清代沙市人口多、商业繁荣。“峥嵘楼

阁景难描,画舫轻车引兴豪。三月游人多似蚁,春光

装点便河桥。”这首诗说明来便河游玩的人非常多,
带动了沙市的经济发展。“茶摊命棹西洋镜,顽意多

般集 便 河。真 是 赏 心 闲 散 处,戏 场 各 庙 聚 人

多。”[28](P2652)这说明便河还是一个商品云集、人们休

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到了近代,随着沙市开埠通商,长江航运功能大

大提升,便河成为小型船只的运输通道。直到上世

纪五十年代,国家对湖北省内河湖进行整改,兴修四

湖总干渠,便河航运使命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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